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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香山﹣澳門留學現象芻議

沈榮國*

* 沈榮國，山東臨清人，文史學者，主要從事近代中國留學史、珠澳地方史、民國職業教育史、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及人物研

究，已有著作及學術文章近百萬字，現為珠海容閎與留美幼童研究會研究室主任。

明清時期，基於特殊的歷史機緣，香山地區 (含今珠澳地區) 形成了近代西方文化滲入封

建中國的“香山﹣澳門中西文化走廊”，催動了古代留學教育向近代留學教育的轉型。其中，

鄭瑪諾等以宗教留學教育的形式打開了古代留學教育的缺口，容閎等則開近代中國留學的先

河，啟動晚清官派留學教育的歷程。香山與澳門兩地的歷史合作，共同鑄成近代中國留學教

育獨一無二的源頭。當時的留學文化現象，強化了中西文化的深度融匯，徹底打開了古老中

國融入近代世界的門徑。

留美幼童出國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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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6年舒新城先生編著《近代中國留學史》

以後，中國留學教育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蔚為大觀，

香山和澳門是其中的重要研究區域之一。近十餘年

來，珠海曾舉辦過多次留學文化研討會，出版有兩

輯十三冊《珠海容閎與留美幼童研究叢書》，今年

又編輯出版了《珠海留學史(1840-1949)》
(1)
，來自

今珠海南屏的容閎幾乎成為近代中國留學教育的符

號。澳門的鄭瑪諾等近代之前的宗教留學生也是一

些學者關注的重點。 
(2)
 他們認為鄭瑪諾等人向所

到國家適時介紹有關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生活

習俗，譜寫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3)
，甚至有學

者認為他們開創了中國近代留學教育的先河
 (4)
。不

過，很少有人將澳門的鄭瑪諾等與香山的容閎等留

學人士當做一個整體來研究。

近年，珠澳同城化的趨勢越來越受人關注，

兩屆“珠澳文化論壇”陸續召開。海內外學者一

致認為“珠澳兩地，本是同城，有着不可分割的

歷史和文化淵源”
(5)
，把兩地看做“近代中西文化

走廊”，具有充份的歷史根據。
(6)
 其實，兩地在

明清時期的留學現象是彼此緊密相連，先後相續

的整體。據此，筆者不揣淺陋，對此稍作探討，

以求教於大方之家。

一

留學是歷史的產物，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

然。早在西元前4﹣5世紀，地中海之濱興起古希

臘文明之時，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先哲的魅力吸

引了許多古羅馬和小亞細亞青年紛紛赴雅典各學

院學習，造就了歐洲史上也可能是世界史上最早

的留學萌芽。爾後，世界各國的留學生交流主要

集中於中世紀的各大文明區域。
(7)
 發源於黃河流

域的中華文明長期走在世界前面，是周邊地區學

習、倣傚的榜樣。據載，早在600﹣614年的十

四年間，日本聖德太子先後五次派“遣隋使”來

到中國，且於608年開創派留學生來中國學習的

先例。
(8)
 之後到明朝中期，大量周邊國家的學子

來到中華大地，接受中國儒學教育，學習中華文

明，推動周邊地區走出野蠻狀態。
(9)

明朝中期以後，中國延續封建王朝更替的同

時，世界文明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西歐發生了

長達一個世紀的思想啟蒙運動和具有劃時代意義

的工業革命，實現了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

的轉變，並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中國相對於周

耶魯大學畢業時的容閎 容閎晚年寫的自傳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中譯《西學東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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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國家的文明優勢逐漸消退，被迫去迎接世界範

圍內的全新文明的挑戰。

在這種情況下，偏南一隅的今珠澳地區走進

歷史的中心舞臺。當時，該地區屬於廣州府香山

縣，而“香山為邑，海中一島耳，其地最狹，其

民最貧”
(10)
。清朝初期，香山的西北部和東北部

相繼成陸。
(11)
 在西方資本主義文明

擴張的過程中，葡萄牙、西班牙、

荷蘭、意大利等早期西方資本主義

國家在這裡開始侵擾中華大地。明

嘉靖十四年 (1535) 左右，廣東官府

開放澳門為中外貿易的地點之一。

三十二年 (1553)，葡萄牙船長索

薩與廣東海道副使汪柏通過談判

獲得在澳門的居住權。
(12)
 爾後，

中國通過在今珠海地區設置“駐

澳官”、參將府、香山縣丞、澳

門海防同知等機構，“專司稽查

民番一切詞訟”
(13)
，管制澳門；

而澳門葡萄牙人通過選舉，建立

議事會，設置理事官“掌本澳蕃

舶稅課、兵餉、財貨出入之數，修

理城臺街道”
(14)
，實現部分自治。

這樣，香山﹣澳門地區形成了管、

治結合的整體。這種中西管、治結

合的態勢，既打開了西風東漸的大

門，又避免了葡萄牙這個迅速沒落

的西方小國的獨佔，而向所有西方

人開放，“實際上成為歐洲人在中

國的前哨站”
(15)
，西方的宗教、語

言、教育等也隨之在這裡展現在天

朝子民面前，與當地中國文化初步

碰撞，由此形成了多元文化和平共

存的態勢，開啟了中華帝國應對西

方新式機器文明挑戰的歷程。

明朝後期和清代，中國政府在

長期採取抑制海外貿易的閉關鎖國

政策的同時，始終保留廣州和澳門

作為對外通道。嘉靖元年 (1522)，明朝廷罷閩、

浙二市舶司，封閉泉州、寧波二港，僅存廣州一處

通商口岸。而清朝初期，三次下達“遷海令”，將 

“山東、江浙、閩、廣濱海人民，盡遷入內地，

設界防守，片板不許入水，粒貨不許越疆”
(16)
，

嚴禁沿海居民出海經商貿易，但對澳門“准予免

容閎等入學馬禮遜學校時間表（馬禮遜學校年報1844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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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並專門開放澳門與廣州之間的陸路運輸。

爾後，在澳門設立“澳門總口”，所有往來船隻

一律祇准停靠在澳門。1757年，清朝再次下令關

閉江、閩、浙等關，祇留廣州一個對外貿易口

岸。在這種情況下，靠近廣州、位於華南沿海

出口處交通便利的香山地區，成為中外經濟文

化交流的唯一樞紐。沿着這未曾關閉的管道，

大量附帶西方機器文明的新式事物由香山地區

源源不斷地進入中華各地，形成了獨特的“香

山﹣澳門中西文化走廊”，推動了中西文明的

進一步接觸。

文明勢位的變換和新舊文明間的碰撞必然催

生留學教育的新陳代謝，承接早期中西文化的“香

山﹣澳門中西文化走廊”催動了古代留學教育向

近代留學教育的轉型，開啟了近代中國留學教育

的先河，推動了晚清留學教育的全面發展，率先

湧現了舉世矚目的留學家族群落，全方位地為近

代中國留學教育的持續健康發展奠定宏基。

 二

在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早期西方殖民者

國家向東方擴張的過程中，面對尚且強大的中華

帝國，暫時缺乏武力征服的能力，他們轉而利用

宗教手段將侵略的爪牙滲透入中華大地。早在

1540年，當時的葡萄牙國王和羅馬教皇派遣聖方

濟各．沙勿略來到東亞傳教，曾多次設法進入中

國內地傳教，均未成功。
(17)
 葡萄牙人“租借”澳

門後，成立了澳門教區，轄區包括中國、日本、

朝鮮和所有毗連的島嶼。
(18)
 藉此，泰西傳教士

接踵而來，絡繹不絕，其中利瑪竇、湯若望、南

懷仁等人進入明清宮廷，以科學的力量獲得皇帝

信任，打開了傳教的局面，同時也刺激了中國人

的開放意識和走向世界的願望。在他們的誘導和

運作下，少數中國教徒開始赴歐深造神學，鄭瑪

諾是其中第一個。

鄭瑪諾，中文名惟信，祖籍廣東香山縣，1633

年生於澳門，早年皈依天主教並進入澳門神學院

讀書。1645年12月20日，鄭瑪諾隨陸德神父啟程

赴歐；1651年，到達羅馬，進入聖安德勒初學院學

習。當時的鄭瑪諾極其清貧，據該院記載：“鄭瑪

諾，澳門人，18歲，10月17日到達聖德勒院，隨身

攜帶帽1、長袍1、短大衣1、紅布長褲1、粗毛襪

1雙、手巾1、皮鞋1雙。上述各件，大部分已陳

舊。
 
”

(19) 
爾後這個清貧的中國人以難能可貴的

刻苦努力，用不到兩年的時間完成了歐洲學生四

年的學習課程，達到了“文學生”的程度。1653

年，鄭瑪諾轉入羅馬公學深造，攻讀修辭學、邏

輯學、物理化學、音樂和外語等多門課程。1657

年，他修完這些課程後，又留校擔任了三年實

習教師，講授拉丁﹣希臘文法和拉丁﹣希臘文

學。1600年，他重返校園，續修神學。1661年

10月，神學課程修讀完畢，他離開羅馬前往里斯

本，候船回國。鑒於當時的航海技術及其它歷史

因素，他這一等就是四年。在這四年裡，鄭瑪諾

進入科英布拉大學，修讀 《名理探》、《寰有

帶領容閎等人留學海外的布朗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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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等神學課程。他於1666年4月13日乘商船回

國，1668年到達後在廣州附近傳教兩年；1671

年，奉康熙上諭進京，前往朝廷供職；1673年，

病逝於北京。
 (20)

十年後，即1681年，一黃姓青年和一沈姓青

年隨洋教士阿都斯．里昂到達葡萄牙和法國，其

中沈姓青年於1693年回到中國，黃姓青年留在法

國皇家圖書館工作，編撰有《漢法大辭典》，於

1716年逝世於巴黎。
(21)
 1724年，專門培養中國神

學留學生的學校——中華書院成立，最初祇有馬國

賢帶去的五名中國學生，後來確定收定例中國學

生二十二名。自建立至1861年結束，先後有一百

零六名中國學生在此接受神學教育。
(22)

鄭瑪諾等人開啟的宗教留學教育，出現在新

的資本主義文明逐漸抬頭的時代，是中國與更廣

泛的世界新文明接觸的產物。在這種教育形態

裡，不再是國外人士來到中原沐浴儒學文化，

而是天朝子弟負笈海外學習帶着宗教外衣的西方

文化，在宗教和淺顯的科技領域實現了中西文化

的對接和融合，拓寬了“香山﹣澳門中西文化走

廊”的影響範圍，與隋唐以來的古代留學教育有

着質的差別，成為古代留學教育向近代留學教育

轉折過程中的座標和近代中國留學教育的曙光。

三

19世紀以後，工業革命席捲西歐和北美大

陸，資本主義最終確立在全球範圍內的優勢。  

“香山﹣澳門中西文化走廊”承載的中西文化交

流隨着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的爆發，失卻了往昔

對等的平和而日趨緊張，轉化為中國在屈辱中單

向學習西方的態勢，近代意義上的留學教育也由

此徹底破除古代文明格局造就的堅冰，最終以今

珠澳地區為突破口走上歷史舞臺。

1836年9月，基督新教人士在廣州美國商館

成立了“馬禮遜教育協會”，打算“以學校或其

和容閎一道留學海外的黃寬和容閎一道留學海外的黃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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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式促進或改善在中國之教育”
(23)
；爾後着手

籌備馬禮遜學堂。起初沒有獨立設校，一直附屬

於倫敦會傳教士郭士立夫人在澳門創辦的女塾，

今珠海南屏人容閎於1835年入讀該校。中英鴉

片戰爭爆發前夕，郭夫人關閉了所辦女校及附

屬馬禮遜預備學校，容閎一時輟學回家。值得注

意的是，容閎曾在其自傳《西學東漸記》中回憶

說：“其後此塾因故停辦，予等遂星散。古夫人

攜盲女三人赴美。”
(24)
 可以看出在近代之初，

在今珠澳一帶已經有個別女性出洋留學了，比金

雅妹1869年留學美國早三十年。
(25)

1839年11月4日，獨立的馬禮遜學校在澳門

半島沙梨頭附近成立，由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生布

朗牧師主持並任教師。該校按西方學校的模式管

理，對學生進行文化科學的全面培養，並提倡學

生進行強健體魄的鍛煉。
(26)
 容閎、黃寬、黃勝、

唐廷樞、唐廷植、唐廷庚等今珠澳地區的學子陸

續進入該校讀書。在這裡，他們不僅學會了讀、

寫、聽、說英語，還接觸到地理、歷史、算術、

代數、幾何、物理，甚至聲樂等新式知識。在接

受新式教育的過程中，部分學生開始萌發走出中

國看世界的朦朧願望，曾有人專門作文〈一次幻

想之旅〉，嚮往出國深造。

1847年，馬禮遜學校校長布朗牧師因夫人身

體欠佳，打算回國，臨行前表示願帶三五名學生

赴美留學。經布朗聯繫，香港《德臣日報》主筆

蓄德魯特等教會人士願意提供兩年的留學經費。

對此，容閎後來回憶說：

1846年冬，布朗先生回國。去之前四月，

先生以此意佈告生徒，略謂己與家屬均身體羸

弱，擬暫時離華，庶幾遷地為良。並謂對於本

校，感情甚深，此次歸國，亟願攜三五舊徒，

同赴新大陸，俾受完全之教育，諸生中如有願

意同行者，可即起立。全堂學生耿聽其言，爽

然如有所失，莫不發聲。其後數日間，聚談及

此，每為之愀然不樂。其欣欣然有喜色者，惟

願與赴美之數人耳，即黃勝、黃寬與予是也。

當勃朗先生佈告遊美方針時，予首先起立，次

黃勝，次黃寬。
(27)

爾後不久，他們隨布朗牧師踏上前往美國的

航船，進入孟松學校學習。當時的美國還沒有正

規的高等中學，孟松學校是當時最好的預備學

校，整個新英格蘭地區的優秀學生大都集中於

這所學校。當年的校長是畢業於耶魯大學的海門

先生，“其為人富自立性，生平主張儉德，提倡

戒酒”，“夙好古文藝，尤嗜英國文。故胸懷超

逸，其餘寬宏”
(28)
。海門校長對中國  “素抱好

感”，不僅打破先例，招收他們三個中國學生，

而且對他們禮遇有加，關懷備至。在海門校長的

幫助和影響下，他們三人學習了數學、文法、生

徐文定公 (徐光啟) 與利子瑪竇談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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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心理和哲學等現代新式課程，而非近代以前

宗教留學生的宗教課程。在學習之餘，他們三人

還時常利用節假日外出打工，以補生活之用。至

於室內的“灑掃拂拭及冬令熾碳於爐，劈柴生火

諸瑣事”，更是一概自己動手，“藉以運動筋

脈，流通血液”
(29)
，表現出了頑強的生命力。

1848年，黃勝因病提前回國。1849年，容

閎、黃寬兩人按計劃讀完二年畢業。黃寬接受蓄

德魯特等人的慷慨資助，畢業後前往蘇格蘭，隨

即考入愛丁堡大學學習。1857年，黃寬以第三名

的優異成績畢業，並獲得“Medicine Doctor”，

成為在近代大學接受系統醫學訓練的第一個東方

人。黃寬赴歐之際，容閎留在美國，於1850年考

入耶魯大學，1854年獲得文學士學位，成為第一

個系統接受西方教育且獲得正式學位的東方人。

容閎和黃寬、黃勝三人雖然出國前受教於教

會學校，其留學海外也得益於西方教會人士的資

助，但他們與鄭瑪諾等人不同。他們留學前在馬

禮遜學校所受的教育已經不是純粹宗教教義學

習，他們留學國外不是宗教機構專門派遣的，他

們在國外的學習也不再是宗教學習，而是由預備

學校進入高等學府的普通國民教育。當年鄭瑪諾

回國其實是被耶穌會派來東方傳

教，行前甚至受到葡萄牙國王的

召見和訓示。而容閎等人留學期

間及歸國後選擇的基點不再是宗

教組織的意志，而是根據如何

更好地服務自己的民族和國家

的需要來定。1 8 5 0年，容閎在

孟松學校畢業，面臨着一個兩難

的選擇，“如去蘇格蘭，或獻身

教會，均不虞教育費用”
(30)
，然

而容閎認為：“他日竟學，無論

何業，將擇其最有益於中國者為

之。傳道固佳，未必即為造福中

國獨一無二之事業。”
(31)
 為了能

保持行動上的自由，以便創造條

件為祖國謀福利，他先後謝絕美

國教會、香港《德臣西報》主筆

蓄德魯特和孟松學校的好意，選

擇了自己創造條件以繼續求學的

道路。黃寬歸國後，面對倫敦傳

道會本傑明‧霍布森醫生等英籍傳

教士的歧視和排擠，很快辭去傳教

士職務，在組織上與基督教會脫離

關係，轉而全心致力於行醫救國救

民、傳播西醫於中國的事業。

可以說，他們依託“香山﹣

澳門中西文化走廊”，已經走出

馬禮遜學校

容閎、黃寬及黃勝入讀的孟松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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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清時期宗教留學教育的範疇，開創了近代中

國留學教育的先河。

四

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以後，葡萄牙趁火打劫，

在澳門推行殖民擴張，公開宣佈澳門為其海外省

和自由港，而負責澳門事務的中國官員“文官以

閉曹自居，武員以陸路塞門自限”
(32)
。1846年，

啞馬嘞總督到任後，將設置於澳門的中國官員逐

出澳門，香山與澳門之間長期存在的管轄關係由

此終結，香澳一體的歷史被人為隔斷。此後，兩

地留學教育出現分野。

香山方面，秉承“香山﹣澳門中西文化走

廊”形成的開放傳統，借助東南沿海的地理位

置及香港興起的影響，延續了上個階段留學的餘

緒，在晚清留學教育史上佔據了重要歷史地位。

具體而言，如章開沅先生所言：

綜其大概主要有六端：1847年，容閎、黃

寬、黃勝三人隨布朗牧師赴美留學，開近代中國

留學教育之先河，此其一；1850年，黃寬由美國

孟松轉赴英國愛丁堡留學，揭開近代中國留歐教

育序幕，此其二；1872年，容閎首倡並親率一百

二十名幼童赴美留學，打開近代中國留學教育的

局面，此其三；19世紀末，唐寶鍔、蘇曼殊等率

先留學日本，在公費和自費兩方面啟動中國留日

教育的歷程，此其四；19世紀下半葉，陸續有近

二十名珠海子弟自費留美，佔當時中國自費留美

生總數的近一半，此其五；20世紀初，唐國安、

唐孟倫等主持派遣晚清三批庚款留美生，為民國

留學教育的成熟性發展埋下伏筆，此其六。
(33)

唐國安等人與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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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中的第三至第六條可見，珠海留學教育

不僅延續“香山﹣澳門中西文化走廊”留學教育

開風氣之先的傳統，陸續開啟中國官費留學教

育、留日教育、庚款留學教育先河，還成為晚

清自費留學教育的重要生力軍。此外，更值得

注意的是香山率先湧現出的留學家族群落，南屏

容氏、北嶺徐氏、唐家唐氏等家族陸續形成了家

族留學傳統，來自南屏、唐家、梅溪、南溪、翠

微、北嶺等六個村落的七個家族中有名可查的留

學人竟達近百人之多。
(34)
 這為香山留學教育活

動在民國以後保持一定的規模奠定了基礎，也為

近代中國留學教育的發展和成熟開創了一條可持

續性發展的路徑。

澳門方面，因為當時中國對該地主權的喪

失，留學其他國家在一定意義上已經脫離了近代

中國留學教育的範圍，成為一種相對獨立的地域

留學教育。

五

就傳統中國的版圖看，嶺南是不折不扣的邊

緣，而香山與澳門則是這個邊緣中的邊緣，甚至

往往被視為可以忽視的部分。然而，就是這樣的

一個區域，在特殊的歷史境遇裡鑄就了“香山﹣

澳門中西文化走廊”，湧現了長達幾個世紀的留

學現象，在近代中國留學教育史、世界文化交流史

及全球化進程中都佔據着相當重要的歷史地位。

在明清兩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而西方資本

主義國家蒸蒸日上之際，香山﹣澳門地區基於特

殊的歷史機緣成為近代之前數百年內聯繫兩種文

明的唯一樞紐，中國古代留學教育在鄭馬諾等人

身上以宗教留學的面目發生近代化嬗變，並最終

在容閎、黃寬、黃勝三人身上開啟近代中國留學

教育之端。近代之初，晚清政府被迫打開國門之

後，澳門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香山地區延續數

百年的遺曲，在多方面推動晚清留學教育的全面

發展，可謂近代中國留學教育獨一無二的源頭。

當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門，為古老封閉的封建

中國觀察、接觸新世界打開了一個視窗，提供了

一個難得的平臺。但是，西方文明和事物的東來

並不等於中華子民的接納，中西事物的並存也不

等於彼此的實質融匯，這時的中西文化融合無論

在廣度和深度方面都極其有限。當時中國社會的

主導層——傳統士大夫對香山﹣澳門的西方事物

依舊抱有濃重的倨傲姿態，不時吟出“野心迴響

處，化日不私輝”(張汝霖)、“一角天開航海徑，

果然無外是中華”(廖赤麟)、“思傳六籍將夷變，

令識中華禮教尊”(劉世重) 
(35)
 等帶有濃重虛驕心

理的詩句。而下層民眾則常常以鄉土民俗為武器與

之進行“文化上的對抗，文化上的較量”
(36)
。

香山﹣澳門留學現象的出現，則改變了這種

淺顯文化碰撞的局限。首先，在對待西方事物的

態度方面，天朝子民留學國外預示着他們不再僅

僅以觀察西洋景為娛樂，而是以主動姿態學習包

括基督教在內的西方文化，是中國真正吸納西方

文化的重要體現，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提供了

更便利的途徑。其次，在影響階層方面，雖然這

些留學人士大都出身貧寒，但他們接受西方新式

教育後成為當時罕見的精英人士，進而得以影響

社會的上層，即留學帶動的是高層次的思想的輸

入和新的思想觀念向社會上層的輻射 
(37)
，增強

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度。再次，在文化交流的地

域方面，由於明清政府閉關鎖國的政策，早期中

外文化祇能在“香山﹣澳門中西文化走廊”這狹

小的地域裡碰撞，而留學現象的出現則將文化交

流的範圍擴展為留學生所及的地域和國家，這樣

極大地擴大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廣度。最後，在文

化交流的方向方面，大量留學人不僅學習西方文

化，還有意識地傳播中國文化於西方世界，甚至

攜帶或贈送大量書籍於國外，打破了西方人士瞭

解中國祇能通過西方傳教士的零散記憶的瓶頸，

在西學東漸之餘推動了東學西漸。

這樣，明清時期香山﹣澳門留學現象的出

現，實際上將“香山﹣澳門中西文化走廊”中東

西器物的簡單並存和兩種文化的淺層次碰撞，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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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到雙方實質性的深度融匯，徹底打開了古老中

國融入近代世界的門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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